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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编委老师对“汪曾祺
孙女”这个身份的看重，我有
幸在《汪曾祺别集》之《晚饭后
的故事》《梨园集》两册做挂名
主编。其实，以我对现当代文
学的认知和对汪曾祺作品的
解读水平，实在达不到作为

“别集”编委的门槛儿，实际参
与的工作也实在寥寥。今天想
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为什么
是汪曾祺”。

在百度搜索过汪曾祺的
名字，页面显示共有3580万
个相关结果，真真吓了我一
跳。再一细查，豆瓣读书上收
录了他 211 册（套）作品，有
7450个粉丝关注，新浪微博
上有他的超话，还有人专门在
学术期刊上刊发过《新浪微博

“汪曾祺栀子花”现象解析》，
深入研究了为何自2016年以
来，每年都有粉丝量高达百
万、千万量级的自媒体大V大
号，以及高校、媒体官微等接力转发汪曾祺的作品
片段，并登上微博热搜。

倒退回二十几年前，我学生时代的语文老师
们不少都没有听过汪曾祺这个“非著名”作家。而
时至今日，汪曾祺俨然已成为了主流文学圈儿里
的“网红”代表，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趣事。当然，相
信这种流量和热度，也是汪曾祺去世20年后，越来
越多出版社选印他作品的重要理由，我觉得也是
值得当代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关注的一种现象。

那么，为什么是汪曾祺？
为什么在传统严肃文学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

力日渐式微的当下，网络上每天都有无数人分享
他的某一席话、某几句词、某几篇文章？

为什么过去3天里，《徙》里县立五小的一句歌
词“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连续出
现在吉林大学、湖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诸多高
校的官博上？

为什么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家
里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缠着他（她），要去书店买一
本汪曾祺爷爷的书？

王干老师前段时间在南京财经大学做了一场
讲座，提出汪曾祺之所以成为了网络时代的一个
现象级人物，在于其创作的包容性和厚度，实现了

“古今、中外、南北、雅俗、现当代”五个层面的“打
通”。这场讲座是面向新闻学院学生的，专业性比
较强。我觉得从网生代普通读者的直观感受出发，
不说教、不矫情、不沉重，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
带着鲜活的烟火气，极容易带入和共情，文字却又
是无比的妥帖讲究，这才是老头儿的作品既能安
放于书阁之上，又能游动于网络之间的原因。

当然，一些拥趸可能会觉得网络的断章取义
割裂了作品的“文气”，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既能征
服精英学者又能吸引微博草根的语言的精彩和醒
目，也正代表着老头儿作品的独特魅力。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能否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和认同，无疑
都是评判一个作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当代的
文学应当更加尊重多元化和多样性，对于作者和

读者都给予更多的包容和宽待。
我念小学的时候，按照老师要求买过一本《文

学描写词典》，里面收录了很多名家大师的经典语
段，用来给自己写作文“加词儿”。记得关于“眼睛”
的条目收了《受戒》写大小英子的一段话：“两个女
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
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
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
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

初时看到教辅书里有爷爷的作品时，我还是很
有些骄傲激动的。仔细读了几遍，顿时熄了向小伙
伴们炫耀的心思：“头是头，脚是脚”，这都是什么
呀，写作文时这么放上去还不被老师把分扣光！没
词儿！

谁成想，过了没多少年，《受戒》居然进了语文
课本。这挺好，证明语文教育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
强了。更可喜的是，很多年轻的读者或是从课本开
始，或是从网络出发，进行了更深更广的阅读。他
们“入坑”也许是因为吐槽、搞笑、美食、鸡汤，也许
是因为老头儿的可爱、老头儿的好玩儿、老头儿的
清新不做作，但只要沉下心来静静细读，就一定会
被传统文化的美、语言文字的韵、慢淌静流的情所
打动。届时，自可入手《别集》一套，相信这套权威
学者、资深汪迷倾力编印的作品汇编，一定会带读
者走近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汪曾
祺。

豆瓣上有这样一篇书评：“自汪曾祺去世后，
他的书不断地再版。尤其是近十年，汪曾祺作品的
出版达到了一个高潮，无论是数量之多，还是版本
之繁复，编选角度之多样，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当
代作家里，无人可出其右。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
事。汪老身后不寂寞，还邂逅了不少隔代知音。”

作为家人，深深感恩万千读者的追捧，也感谢
各家出版机构的厚爱。但借此次活动之机，也想给
汪曾祺作品的出版热降降温，毕竟老头儿已去世20
多年，不会再有过多未面世或此前遗漏的作品供反
复编选，过度消费对于作家本人和出版机构的形象
声誉都非益事。希望出版机构能将更多目光放到当
代作家身上，更多支持中国文学的当下和未来。

也希望创作者、评论家、研究者们能够与网络
时代实现更好的磨合共融，让更多优秀的文学艺
术作品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和认可，吸引更多人
回归文字之美、品读生活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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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末，南京，暴雪肆虐。大地的一切，
都陷入了寒冷的忧郁。维景国际酒店玻璃窗前，
我拨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却永远不再有回音。同
来开会的王尧老师发微信语音告诉我说：孝阳
走了。我不敢相信。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颁奖在
即，孝阳的长篇小说《人间值得》刚获得长篇小
说奖，我到酒店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联
系，讨论文学，特别是他刚杀青的长篇《新生》。
这一切，都在2020年12月28日那个下午戛然
而止。望着窗外的雪花，我流着眼泪，写下简短
的小诗：“漫天狂风漫天雪，独立金陵思故人，故
人不知何处去，空留余泪凝雪中。”

我和孝阳相识时间不长，但“迅速”成了好
友。这起源于我在2013年出版的《王小波传》。
我读到过孝阳写于西祀胡同纪念小波的文字。
当读到“王小波之死，犹如一根巨大的铁钉，缓
缓地钉进了心脏”，我深深地被他感动，在书的
后记谈到这位自称“王门大弟子”的青年作家。
2016年，我从山东南来苏州，在南京的文学活
动中见到了黄孝阳，当时有点发愣：一样肥短的
身材，滚圆的脸，一样是“70后”文艺大叔，一样
是王小波的信徒，一样是小城低学历青年出身，
一样是“伪单身”中年男，妻儿在远方，独自在他
乡打拼。我们相视而笑，自嘲是“前世失散的兄
弟”。于是，就有了各种酒场，胡吹海侃的聊天。
我来南京，他请我吃饭，也深谈到半夜。我对他
的“量子文学观”不熟悉，等到阅读了他的大量

作品，才惊讶地发现，我的身边竟坐着一位
大作家！我在《南方文坛》杂志，发表了谈黄
孝阳与先锋文学关系的论文。2019年秋，
他的长篇小说《人间值得》出版，我邀请他
来苏州大学做文学讲座。孝阳讲起他的创
作滔滔不绝，眼里闪烁着孩子般的顽皮。

他的身体不好，但工作敬业，创作上则
有着圣徒般的虔诚，经常熬夜写小说。2020
年8月，我来南京开会，那天晚上我们喝得
不少。我看到他满头冒汗，嘴唇发白，劝他

不要再喝了，邀请他晚上去我住的酒店，这样的
话，如果有事，随时可以帮助他。他拒绝了，骑着
电动车摇摇晃晃地回了家。我回到酒店，越想越
不放心，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没接，我非
常担心，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再打电话，他才
接了，笑呵呵地说，没啥事。我说，老兄悠着点，
独居男人要注意，万一躺在家里发病，也没人发
现，太惨啦。没想到，我一语成谶，孝阳竟真这样
走了！我恨自己，为何不多关心他一点。大雪纷
飞的深夜，我躲在卫生间哭泣。听朋友说，他就
是在卫生间地板上，最后挣扎着离世的。我点燃
一根瘦瘦的火柴，花火刚在黑暗中绽放，就陡然
熄灭。我躺在温暖的酒店房间，想象着他此刻独
自在太平间冰冷的铁床上，就心痛得不能停止
眼泪。风雪夜中的酒店，每个灯火辉煌的窗前，
都有一个孤独而渴望答案的灵魂。而孝阳喜欢
在深夜写作，他像勇敢的骑士，和世界做着搏
斗。深夜属于真正的思想者，孝阳奋笔疾书的那
些深夜，肯定有无数寒冷像一根根针刺进他的
毛孔，让他血脉偾张，让他不能不对日常而庸俗
的社会产生巨大质疑。这些东西，他都化为漫天
星雨般的灿烂文字，绽放在别人的天空。他留给
世人的，永远是那张善良平和的脸，那颗悲悯纯
真的“心”。1997年4月11日深夜，王小波在北
京顺义独居房因突发心脏病离世，2020年12
月26日深夜，黄孝阳在金陵南京的独居房也因
心脏病撒手而去。冥冥之中，这对中国优秀的作

家，竟有着某种神秘的命运联系。他们都是对中
国文学献祭了“心灵”的作家，他们将心燃烧成
一团团火，在广袤的宇宙，在博大神秘的量子雨
中，进行着快乐的舞蹈。

孝阳离开那几天，他的文字刷爆了朋友圈，
但海量文字碎片过后，他最终被淹没在美食自
拍秀、会议领导合影、冬天野外美图、疫情小道
消息、各类炫娃炫富炫聚会的信息中了。但我坚
信，“黄孝阳”这个名字将留在中国当代小说史
上，这不仅因为他洋洋大观的7部长篇小说与3
部中短篇小说集，更在于他是1990年代后先锋
文学“中国本土化”的集大成者。新时期以来的
先锋文学，曾照亮了文学的天空。但是，90年代
之后，先锋文学迅速失去影响力，究其原因，除
了外部环境改变之外，中国文学本身缺乏对世
情传统的反思，也是重要原因。从先秦神异故
事、汉代志怪、魏晋笔记、唐代传奇、宋代话本，
再到明清章回，中国小说对世俗人生有浓厚兴
趣，无论江湖神魔、奇谈逸闻，还是宫闱秘史、百
姓世俗生活，都是为愉悦人生服务。尽管晚清以
来，从清末新小说到五四新文学，以小说表现严
肃人生和对世界的探索，已渐渐被大家所接受，
但是，在90年代持续至今的消费主义狂潮之
中，文学难度的丧失，文学精神追索能力的丧
失，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黄孝阳曾笑谈，他其实是现实主义者，但大
家都把他看作先锋小说家。在我的理解之中，他
是一个将中国现实“化为”先锋写作的小说家。
他对中国现实问题，同样有着深切的关注和严
肃的批判，所不同的是，他鄙视那些没有艺术创
新力的“偷懒的现实主义”。他和当下那些所谓
后现代先锋小说家有着本质区别。他不会给作
品寻一个轻巧甜腻的名字、一个古怪讨巧的题
材，他不会将作品变成残缺晦暗、不知所云的迷
宫，更不会将之变成一种中产阶级妇女阅读的
精致人设、一种城市小资的情感自慰器。他的先
锋精神，表现在他时刻对于那些暗藏在形式炫技

中的妥协苟且的警惕，对那些自称“贴近生活”创
作中的媚俗气息的厌恶，更表现在他敏锐地捕捉
到科技对世界的改变，特别是对人类生存方式、
时空观念和价值观的改变。这些改变有些轰轰烈
烈，有些则悄无声息，让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觉。

这几年与孝阳的交往，让我看到了一个有
“赤子之心”与很高艺术追求的文学家。他的文
学观有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更倾向于将世界
看成某种结构性的存在，而这种存在不仅改变
了我们，且改变了我们认知的现实：“我们在进
入一个卡尔·波普尔所预言的开放社会，‘一个
蜂巢似的有机体’。这是一个比《百年孤独》还要
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新现实。它还在不断加
速，且每一秒都比刚流逝的那一秒更快一点。我
把这个新现实称之为知识社会。一个知识生产
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一个人可能真正获
得主体性（自由）的个人时刻，一个充满不确定
性与戏剧性现代性景观，一个‘技术奇点’随时
可能爆发的前夜。”在我理解之中，他的《众生：
迷宫》《众生：设计师》《人间世》《乱世》《人间值
得》等小说，传统线性小说时空观、小说人物观、
小说语言观、小说故事观，都被进行了彻底拆解
和戏仿。历史、启蒙、人性、现实等诸多宏大叙事
符号，也在他的小说中被结构化了，更多显现出
存在的纹理和轨迹。读他的小说，犹如接近一片
量子风暴、一张宇宙星云图，而纷繁复杂的信息
中，依然能看到镶嵌在文字缝隙中对现实问题
的批评和嘲讽、反思和宽容。

黄孝阳很多创作思路与王小波类似，但文
学表现形态却截然不同。王小波是在90年代多
元化开启之际，以先锋的智性探索和现实的反
讽书写，呼应着文艺复兴磅礴的人性自由誓言，
黄孝阳所要解决和面对的，则是一个被资本全
球化冲击的中国，一个信息升级换代的“互联网
丛林”世界。或者说，黄孝阳更像是“数字时代”
的王小波。他们的文学内核都有着用文学开启
智慧，增强中国小说精神探索力的核心价值观。

黄孝阳依然期待着，回到作为人的整体，拥有人
的主体性，在灵魂深处缝合诸碎片，量子文学观
提供了富有整体性的路径图。甚至可以说，黄孝
阳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我
认为，他的小说是目前中国最先锋、最具探索性
的文本。黄孝阳完全可以凭借这些文字，在当代
小说史上找到他的位置。黄孝阳的文学观念是
超前的，也是寂寞的。

然而，在纯文学不断哀叹边缘化危机的时
代，在网络文学也面临抖音短视频的挑战，担忧

“文字被彻底取消”的时代，我们要如何给文学
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黄孝阳在荆棘路上独行，仿
佛找到了古老的人类文字刻在岩洞石壁的瞬
间所带来的神性和智性，还有那些单纯的快乐
和思考。黄孝阳的小说并不适合消遣，更适合作
为某种“精神读本”，慢慢地读，反复地读，如同
抚摸那些岩石上的文字符号，我们自然能找到
内心的感悟和精神上的启迪。

文学家的尊严在于，文字让真正博大的灵
魂不朽。2020年，我发表了一篇纪念王小波之
死的小说，模拟1997年4月那个深夜发生在王
小波身上的悲剧。今天，我也要把小说结尾这段
文字献给小说家黄孝阳。王小波的“绿毛水怪”
海底世界，最终会与孝阳的宇宙量子流世界相
遇。他们都会变成少年的模样，在大海与蓝天中
尽情畅饮欢笑。他们的身边，有十万只金色的喇
叭齐鸣，一百万道蓝色的闪电在尖叫，一千万只
绿色的海妖在歌唱：

他没有回答，不需再言，一切都已有了答
案。死可怕吗？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是永恒的
寂寞。没有欢乐，没有痛苦。他仿佛又回到 17
岁，伫立于大海边的黑岛礁。那个孤独而强壮的
孩子，等待着神秘时刻的降临。他好像看到自己
长出薄薄的蹼，尖的爪子。他纵身跳入大海，那
一片虚幻的蔚蓝海底，点点星星的微光，就是超
越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他的朋友们，那些强悍
又深情的海妖，轻轻地将他托举。他听到耳边有
巨大声音传来，那些壮丽的音符，变幻成一个个
山峰般大小的符箓，“自由自在”地飞翔着。

巨大的“诗心”：在宇宙的量子雨中跳舞
——怀念作家黄孝阳 □房 伟

在编辑《唐湜全集》的过程中，我多次读
到唐湜先生怀念他的二舅王季思先生的文
字，饱含深情，打动人心。上个月，与远在新西
兰的王则椿先生通过微信视频进行长时间的
交谈，话题也始终没有离开他的父亲王季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与九叶派诗人唐
湜先生有过频繁交往，当时我在温州市龙湾
区工作，唐湜多次说：我二舅王季思也可以
说是龙湾人。就这样，我开始关注王季思先
生的文史著作和生平故事。

王季思是如何与戏曲结缘的？得从他的
家乡温州说起。

温州是宋元南戏的发源地，在中国戏曲
曲艺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戏曲在温州民间
繁衍兴盛，流行昆剧、瓯剧、越剧以及和剧、
高腔、木偶戏等。元末明初，温州剧作家高则
诚潜心创作的《琵琶记》问世后蜚声剧坛，达
到“演习梨园，几半天下”的盛况，代表了南
戏艺术的最高成就。明清时期，由南戏演变
而出的各种声腔剧种，传遍大江南北，而在
温州更是戏文不断，逢年过节、求神祭祀，甚
至老人大寿、婴儿满月，常有戏班上台尽情
演绎，营造氛围，余音绕梁。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季思出
生在温州老城东郊的上田村。唐湜先生说：
季思舅舅祖籍在龙湾永中的永昌堡，家境殷
实，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他从小就爱看戏，
戏班在村里演戏的日子，就是他的节日，夜
空、明月、树影，煤气灯闪闪亮亮、大幕后吹
吹打打、演员们进进出出，都能让他兴奋。小
小年纪的他，已纠结于戏台剧情的跌宕起伏
和小生小姐的悲欢离合，懂得了憎恨嫌贫爱
富的员外相公、同情守节尽孝的善良妇女。
在没有看戏的日子里，他和小伙伴一起用竹
枝作刀枪，插菖蒲作翎子，模仿演员来一场
武打戏，那一招一式也像模像样。戏以载道，
寓教于乐，这些延续在乡野民间的剧目给他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用王起、王国
椆两个名字报考了两所大学，结果被南京东
南大学录取。离家读书，却没有离开戏剧，他
在大学里遇到同样爱看戏的词曲大师吴梅。四
年的大学生涯，王季思汲取了丰富的古典戏曲
精华，在品性、学养、见识方面都得到提升。

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浙江、安徽、上海
教学，并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他利用课
余时间阅读了部分元剧和吴梅、王国维的著
作，得其精髓，又加上他年少时看过大量社
戏，有了研究的基础和灵感。在动荡的生活
中，他每天晚上在冒着青烟的菜油灯下钻研
到深夜。他确定研究校注王实甫的《西厢
记》，可是，《西厢记》曲文有大量典故，曲白
中夹杂着北方各地的方言、俗语。他毫不吝
啬时间，对《西厢记》的几种版本进行校勘，

根据所积累的元人杂剧、散曲的语言资料，
对《西厢记》的文字语言作了详细的疏注，并
对金圣叹批注的版本作了若干修正。王季思
还广泛阅读元人杂剧、散曲、歌谣、笔记小
说，遇到不懂的词句硬下工夫，抠通了才罢
休，他一点一滴地储备、积累、丰厚资料，来
互相参照对证，进行注释。经过十余年的艰
辛努力，1944年他的第一本戏曲研究专著
《西厢五剧注》在浙江龙吟书屋出版。当时正
在抗战，纸张奇缺，该书用福建南平毛边纸
印刷，出版数量不多。接着，他又广泛收集前
人对《西厢记》的眉批和总批，加以精选，
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集评校注
〈西厢记〉》。由于这两本书基本恢复了剧本
的原貌，又适应读者的水平和阅读习惯，逐
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新中国
成立后，《西厢五剧注》更名《西厢记校注》，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学术界反响很大，
此后多次再版，发行总量达100多万册。

在王季思看来，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写
有剧本60多个，但大多散佚。他的杂剧有悲
剧有喜剧，题材广阔，佳作频出。王季思认为
关汉卿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巨匠，是成就最大
的作家之一。1954年，王季思的论文《关汉
卿和他的杂剧》在《人民文学》发表，带头阐
明了关汉卿的伟大，在学术界树立他应有的
历史地位。

唐湜先生也跟我说起过王季思先生的
一些趣事，王则椿先生则补充了一些细节。

回溯到抗战时期，当时浙江大学为了躲
避战火，把本部迁往贵州办学，同时在龙泉
坊下设分校，坊下是僻静的山村，很少受敌
机干扰，浙大师生习惯称它作“芳野”。当时
在浙大任教的王季思与同事们住在一座用
毛竹搭建的教工宿舍里，四边是茂密的松
林，风雨来临时便松涛阵阵，大家给这座竹
楼取名“风雨龙吟楼”。

有一次，爱好体育的王季思在操场上踢
足球踢累了，回到“风雨龙吟楼”自己的房间
里，趴在桌子上小憩，此时正好有斜阳映照
进来，把他的身影投射在板壁上。同住一室
的老乡夏承焘见状，拿粉笔把他的影子轮廓
勾勒下来，结果像一头老虎，夏承焘又在板
壁上加了“睡虎图”三字。由于王季思平时不
苟言笑，举止严肃认真，好与人争执论理，

“王老虎”的绰号就在同学中传开了。
王季思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事必躬亲，

对待学生宽厚仁爱、关怀备至，他收藏的图
书、资料，随便让学生翻检，多年积累的卡
片、笔记也提供给学生。遇到什么开心事，他
常请学生吃蟹喝酒。在师生们的记忆里，王
季思与人为善、热心诚恳。

1947年暑假，浙大进步学生薛天祀和
夏文俊在杭州被国民党逮捕，王季思和夏承

焘得知消息后不顾自身安危，奔走营救。
1949年，王季思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7月，
中大学生赖春泉被捕，国民党秘密判处他死
刑。地下党派人找到王季思，请他出面保释
营救，他亲自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为赖春泉
办理保释手续。

1948年夏天，42岁的王季思经老乡、历
史学家刘节介绍，从杭州南下广州，到中山
大学任教，一任就是42年，可谓是落地生根，
无怨无悔。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随着时代大
潮时起时伏，但几乎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步
伐。他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享誉海内外，成为
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和古典戏曲研究的名家。

王季思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第一届
中文系主任，他带领学生成立“泥土社”，鼓励
学生多创作文学作品。“泥土社”的寓意即为
文学来源于生活，植根于泥土、立足于大地。

1962年，王季思受教育部之聘到了北
京大学，参与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
《中国文学史》，负责宋、元、明、清部分。经过
三年编辑，《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为教育部推荐教材，被全国高校普遍
采用30年之久。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季思受教育部委
托，在中山大学主持举办全国高校中青年教
师古代戏曲研讨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一批研
究古代戏曲的骨干教师。他还被国务院学位
办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中山大
学中文系也成为全国首批古代文学的博士
点之一。他同时还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编纂
出版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
典喜剧集》等书籍。

1985年，时年79岁高龄的王季思依然
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他领衔编校《全元戏曲》，
但他不做挂名主编，与十几位不同年龄的编
辑一起，定本、选目、标点、校勘、注释、眉批以
及撰写题解等工作。他每天清晨起床，坐在
书桌前看稿、编稿，忙个不停，全书所有的稿
件他都逐页批阅，圈圈点点，纠正错讹。几年
后，他的手开始颤抖，口水也控制不住，为了
避免弄脏书稿，他戴着大口罩伏案工作。
1999年，十二卷本的厚重之作《全元戏曲》出
齐，这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又一巨作。这期间，
王季思的许多学术论文也陆续结集出版。以
心为笔，以血为墨，几十载潜心钻研，几十载
耕耘不歇，他出版的书稿字数达300万字。

王季思在中山大学播下了戏曲研究的
种子，一批中青年学者逐步成长，出现研究
的学术梯队，中山大学也成了中国戏曲研究
的中心之一，而王季思无疑成为中山大学中
国古代戏曲研究的一面旗帜。王季思热爱文
学，倾力教学的一生，正如温籍作家、翻译家
赵瑞蕻先生对他的评价：“钻研古戏文犹如
钻研严峻的人生”。

“钻研古戏文犹如钻研严峻的人生”
——怀念王季思 □曹凌云

■纪 念

黄孝阳黄孝阳


